
5 月 12 日上午， 当我踏上这次采

访旅程的时候， 感觉有些像上前线。 电

视中滚动播出的画面， 让震后的汶川，

看上去有些像战场———一个有死亡， 有

奋斗， 有眼泪， 有坚强的战场。

作为一名记者， 我的内心深处有种

强烈的召唤： 去有新闻的地方！

是的。 震后的灾区， 到处都是新

闻。 但这一次， 我却没有完全尽到一个

记者的本分。

那些痛失亲人的人， 我不忍再掀开

他们的伤口； 那些战斗在一线的人， 他

们的每一分钟， 都可能维系着一个生

命， 我不能去跟饱受苦难的人们去争夺

灾区最为珍贵的时间； 我甚至不能在灾

区长久停留， 因为增加一个人， 就可能

分走一份灾民的救命粮， 一个可以遮风

避雨的帐篷一角。

在这种时候， 作为一名记者， 我能

做些什么呢？

那就是记录。 忠实地记录我所见到

的一切。 用我自己的视角， 来审视这场

灾难， 来观察那些在灾难中奋斗的人。

所以， 你看到了这些文字和图片。

然而， 言未能尽。 几天来， 总是有

一种更强烈的震动始终萦绕于心。 连着

几天我追问自己： 为什么面临那么大的

灾难， 面临一切被摧毁的困境， 我却没

有在一个人脸上找到绝望。 人们在痛

哭， 但他们更多的， 却是一种令人震撼

的平静。

在映秀镇， 记者遇到一名政府工作

人员， 他的弟弟和父亲都还在废墟下。

通红的眼睛， 可以看出他曾伤心地流过

泪， 但此时， 他却在为灾区更多人努

力。 悲痛深藏在心中， 他的脸上， 有一

种千帆过尽后的坦然与平静。

也许， 只有这些在大灾难中走过的

人， 才能更明白生命的意义。

而我们， 虽无法感同身受地体味他

们身心所经历的创伤， 但却从他们的身

上， 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韧性。

“你们活下来了， 就要好好活下

去。” 温家宝总理对幸存的孩子们这

样说。

是的。 我想他们一定会好好地活下

去。 生命的长度有限， 生命的韧性， 才

真正让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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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记者采访了梁杭的父亲梁

银民。

梁银民是原州武警支队支队长 ， 一名

1979

年就进入武警部队的老军人。 梁银民

说，儿子从小就跟着自己在军营里长大，对军

人、军队十分崇拜，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军

人。因为聪明过人，梁杭小学、中学跳了两级，

16

岁就进入了军校。

13

日， 至从接到儿子要去汶川的电话

后， 梁杭的父母就给儿子手机里面预存了

400

元钱的话费，不断地拨着儿子的电话。 由

于一直联系不上， 梁杭的妈妈常常担心地抹

眼泪。

“您就不担心儿子 的 安危 么 ？ ”记 者

问梁银民 。

梁银民坚定地回答：“军人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流血、牺牲、奉献，事事冲锋在前，

我想梁杭也明白，我为他感到骄傲。 ”

不过，看到儿子在抗灾现场的照片时，梁

银民的脸上，却露出了疼爱的神情。

“梁杭上学去时还白白净净，说话也不成

熟，看这相片，皮肤晒黑了，却有了军人的气

质，更像一个军人了。 经过这次抗震救灾，梁

杭真正成大人了。 ”这个当了近

30

年军人的

硬汉子， 扭过头悄悄用手擦去抑制不住流下

的泪水。

再见了，

宝贝———

杨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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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汶川地震

策划：周胜军 向汉品 石健 吴刚

再见了 宝贝

喝完这口奶

你好好入睡

头顶的废墟再沉

有妈妈的身体为你护卫

再见了 宝贝

抱你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残垣已摧残她的躯体

死神正吞噬她的血液和坚毅

再见了 宝贝

抚摸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这个夜晚可能有点漫长

你要学会坚持

学会没有摇篮曲入睡

再见了 宝贝

亲你这一口

妈妈就要离去

黑暗固然可怕

你当是午餐后一次习惯的午睡

天灾摧毁不了华夏儿女的意志

炎黄子孙的血脉定会代代延续

我在天国祈盼你平安的消息

再见了 宝贝

看你这一眼

妈妈就要离去

如果明天醒来

灿烂的阳光照亮这片废墟

无数双妈妈的手把你从睡梦中

托起

你要记住

在遥远的天国

也有一个叫妈妈的人

永远

爱

你

19

日， 在映秀抗灾第一线， 一位高大却

满脸稚气的小战士吸引了记者目光。 他刚从

山上回来， 进行了全身消毒。 采访间， 记者

意外得知这名

19

岁小战士叫梁杭， 来自吉首

市。 在千里之外的灾区见到老乡， 梁杭特别

激动。 已连续工作一天的梁杭趁着吃晚饭的

休息时间， 向记者谈起了

6

天来的抗灾经历。

梁杭就读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大三， 地

震发生后的

13

日清晨， 梁杭和两百多名同

学组成了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第二救援小组，

一起奔赴受灾严重的汶川县。 临走前， 他匆

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 仅仅说了两句话 ：

“我们接到任务， 马上出发去汶川。”

13

日晚， 到达都江堰郊区后， 由于道

路毁坏严重， 车辆无法通行， 他们被迫在路

边驻扎了一个晚上。

14

日上午

8

点多， 梁

杭和一批同学作为先遣队伍， 步行出发去汶

川县映秀镇。

从漩口铝厂开始的

10

多公里道路， 已

经完全在地震中损毁， 被泥石流淹没， 大家

只有沿着岷江步行。 这一路极其艰辛， 也极

其危险。 战士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七八十斤

重的包袱， 里面装着

3

天的干粮、 十多斤

水、 军大衣、 鞋子。 而且伴随着余震， 不断

有巨石从山上滚落下来。

虽然路途艰险， 但为了尽早赶到灾区，

梁杭和同学们马不停蹄疾行

40

余公里， 晚

上

7

点多终于到达映秀镇。

映秀的惨状， 让梁杭感到震惊和痛心。

夜色下凄凉的废墟， 让他难以想象， 这里曾

有一个繁荣的小镇。

来不及好好休息， 梁杭就和同学投入到

救援工作中。 映秀镇幼儿园是他们搜救的第

一个点。 由于带来的铁锹不够用， 大家就用

手在废墟中不断地挖。 不少学生家长围在他

们周围， 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喊声在映秀上

空飘荡。

孩子， 一个接一个从废墟中挖了出来，

然而不少孩子已停止了呼吸。 怀抱着小尸体

的家长 ， 有的号啕

大哭 ， 有的只是呆

呆的 、 一遍遍地去

擦拭孩子布满灰尘

与 伤 痕 的 小 脸 蛋 。

情景分外凄惨。

这是从未见 过

的残酷死亡 。 梁杭

强忍着悲痛 ， 不停

地搬开石块和木料，

在废墟里寻找活着的

小生命。 他说他不敢

停下来 ， 他觉得废

墟下有很多孩子的

哭声 ， 他怕他们连

一分钟也等不及。

然而 ， 还是 没

挖掘到奇迹。

16

日凌晨， 忽然下起大雨。 强忍了两

天的梁杭， 在雨声中默默地流下眼泪。

那个晚上， 梁杭与

30

多个同学挤着坐

在简易帐篷里。 帐篷里静悄悄的， 尽管很难

入睡， 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目睹那么多生

命的消逝， 难以描述的痛心， 沉甸甸地压在

这些大孩子心中。

进入灾区后， 缺少食物也是困扰梁杭和

同学们的又一个问题。 大家把带来的大米集

中在一起， 每天拿出一点熬粥喝。 人多粥

少， 加上体力严重透支， 大家都吃不饱， 饿

了， 只能用自己带来的干粮充饥。

可是， 有一天晚上， 当地的老百姓却给

他们送来煮好的方便面， 里面还配着白菜等

蔬菜。

老乡们说：“看你们些娃娃兵， 每天拼起

命干，又没有吃的，我们看不下去，心痛。 ”

梁杭和同学们都知道， 老百姓的东西不

能吃， 大家拒绝了老乡的好意。 然而他们不

吃， 老乡们就不走， 一直在他们身旁守着。

一些老人甚至眼泪直流。

眼见拗不过， 梁杭含着感动的泪， 和同

学们只好象征性地吃一点。 没想到， 这些已

经有点糊了的方便面， 却比以往吃过的任何

食物， 都更觉美味。 但大家都不忍多吃， 因

为他们知道， 这时候， 食物对老百姓来说，

是多么的珍贵。

随着道路的逐渐打通， 后方保障送来了

食品和矿泉水， 但是， 到映秀镇还有十余公

里路程没有打通， 需要将食品背进来。

17

日， 梁杭去背食品， 在那里， 他得以用军用

电话给家里打了到灾区后的第一个电话， 这

次他又只说了两句话， “我在这里没问题，

你们放心。”

由于通讯逐渐恢复，

23

日， 记者拨通

了梁杭的电话。 他们的救援还在继续， 电话

那头， 梁杭兴奋地说，

20

号那天， 上海消

防总队在映秀湾水电总厂废墟中又抢救出了

一个人。

22

日下午， 他们每个帐篷还领到

了一台收音机。

听着梁杭经过连日辛劳后有些沙哑的声

音， 记者仿佛看到那张仍有稚气的腼腆面孔

上， 绽放出一丝纯净的笑容。

汶川地震， 报道一对母女被埋

在废墟里， 小宝宝才三四个月， 在

母亲生命即将逝去的那一刻， 她在

手机上写了一条信息： 宝贝， 如果

你能出去的话， 请记住， 妈妈永远

爱你。 此情无不催人泪下， 遂赋此

诗以作此伟大的母亲之祭奠。

走进震中———灾区 80 小时

■

文

/

图 本报记者

龙 莹

■ 5 月 18 日凌晨 4 点， 经过 43 个小时的长途跋

涉， 记者跟随我州救灾物资运送车队到达广元市抗震救灾

总指挥部。 在随后的近 80 个小时中， 记者先后深入广元

市剑阁县、 都江堰市、 汶川县映秀镇、 水磨镇等地。 站在

这片遭受重创的土地上， 悲痛的感情难以尽诉， 唯有用笔

与镜头， 记录下灾难的残酷和生命的坚强。

天色未明。

6

天以前， 这应该是个静谧的城市。 然而， 一场史

无前例的灾难， 让这个城市所有的人， 暂时失去了酣睡与美梦。

广元在战斗。 整个广元， 受灾的， 又何止是青川。

建在一公司物资仓库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成为了广元的心

脏。 它的每一下搏动， 都影响着

1.63

万平方公里、 三百多万人的

生活与生命。 源源不断的救灾物资车涌向这里， 又从这里驶出，

奔赴各个灾区———这是一条流动的运输线， 也是灾区人民赖以生

存的动脉血管。

5

月

18

日

9

时

30

分

剑阁县

灾难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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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 赵大妈的孙子满月。 这个四世同堂的五口之家，

准备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却不料， 地震来袭。

当时， 小孙子正在沙发上甜睡正酣，

4

楼的家忽然剧烈晃动起

来， 花盆纷纷往下掉， 赵大妈

70

多岁的老母亲探头出去望， 却一

下被摔倒在地。 地震！ 赵大妈反映过来， 迅速将孙子紧紧捂在怀

里， 拉着母亲钻到了桌子底下。

所幸， 在晃动持续一会儿后， 渐渐平静。 惊魂未定的赵大妈抱

着孙子、 拉着母亲逃出这栋已 “伤痕累累” 的危楼。

当记者在帐篷里见到这一家人时， 赵大妈正给孙子喂水喝。 小

婴儿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吧叽吧叽喝得正欢———他一定不知道， 自己

在满月那天， 经历了一场夺去数万人生命的灾难。

在他们临时搭建的帐篷边， 就是剑阁县委、 县政府， 政府办公

大楼多处墙壁都已被震开。 水利局一名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二楼的

会议室， 只见会议室大门和一堵墙已全部倒塌。

县里的多数房子， 都已成为危房。 记者到达的前一天， 附近的

江油县又发生了

5.8

级的强烈余震， 无数危房在不断的余震中摇摇

欲坠。

县委、 县政府外的空地成为了居民安置点。 中午， 大家拿着从

危房中抢出的大米、 菜等开始做饭。 该县常务副县长何海生说， 目

前剑阁县获得的捐赠物品， 首先保证农村基本生活， 其次是送给城

市低保户， 机关干部最后。 住在帐篷中的人们纷纷表示理解， 毕竟

农村受灾严重得多。

不过， 救灾物资车队的到来， 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喜悦。 大家在

物资车前排起了长长的卸载队伍， 手手相传卸载物资。 在这支队伍

中， 还活跃着很多孩子， 传运过程中每当有不小心掉落的物品， 他

们就欢天喜地地冲上去捡起来， 再小心地搬到存放处。

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帐篷外聊天， 他们的脸上， 有忧戚和悲伤，

但大都是灾难之后一种难得的平静。 赵大妈的孙子， 那个刚满月不

久的婴儿， 吃饱喝足又开始酣睡。 在他那稚嫩的脸上， 我们看到的

不是灾难留下的阴影， 而是新生的生命希望。

5月 19 日

14 时

都江堰

这不是《生化危机》

5月 19 日

14 时

都江堰

这不是《生化危机》

都江堰， 这是座山因水而美， 水因山而媚的美丽城市。

6

年

前， 记者曾来过这里， 并为它的秀美及充满历史感的古迹而赞叹。

记者到达时， 这个城市正在打响一场防疫站。 大灾之后防大疫，

随着气温的升高和不时的降雨来袭， 防疫成为灾区的重点工作。

数以百计穿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不停地清扫废墟和生活垃圾，

无数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沿街喷洒消毒药水， 医护人员更是随处可见，

他们在逐一给灾民发放药品和卫生保健知识宣传资料……部队、 医

护人员， 人们严正以待的肃穆神情， 和在这个城市每个角落展开的

消毒工作， 这一切仿佛是美国电影 《生化危机》 的现实版演绎。

7

天前， 汶川地震来袭的那一刹那， 震区的一些时钟， 永远停

止在

14

时

28

分这一刻。

7

天后的同一时刻， 为死难者， 举国默哀。

14

时

28

分， 防空警报在都江堰拉响， 汽车一齐鸣笛， 行人驻

足。 流淌不息的时光， 仿佛在这一刻忽然凝固， 只有泪水在人们脸

上尽情释放。

在灾民安置点的帐篷外， 刚经历过这场生死劫难甚至痛失亲人

的灾民， 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哭起来。 整个城市泪飞化雨。 哭声与警

报声、 车鸣声， 汇成一支最悲壮的安魂曲。

3

分钟很短暂， 但那些逝去的生命， 在这

3

分钟的默哀中， 获

得了最大的哀悼与尊敬。

5月 19 日

17时

都江堰至映秀途中

被摧毁的蜀道

7

天前， 汶川地震来袭的那一刹那， 震区的一些时钟， 永远停

止在

14

时

28

分这一刻。

7

天后的同一时刻， 为死难者， 举国默哀。

14

时

28

分， 防空警报在都江堰拉响， 汽车一齐鸣笛， 行人驻

足。 流淌不息的时光， 仿佛在这一刻忽然凝固， 只有泪水在人们脸

上尽情释放。

在灾民安置点的帐篷外， 刚经历过这场生死劫难甚至痛失亲人

的灾民， 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哭起来。 整个城市泪飞化雨。 哭声与警

报声、 车鸣声， 汇成一支最悲壮的安魂曲。

3

分钟很短暂， 但那些逝去的生命， 在这

3

分钟的默哀中， 获

得了最大的哀悼与尊敬。

5月 19 日

17时

都江堰至映秀途中

被摧毁的蜀道

告别都江堰， 下一站是重灾区汶川映秀。

映秀镇距离都江堰

20

余公里。 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 因为身处

震中受灾严重， 而成为饱受世人关注的血泪之地。

19

日

17

时许， 记者出发前往映秀。 这是一趟无比艰辛、 令人永

生难忘的历程。 短短

20

多公里， 足足花了

2

小时。 进入映秀镇有

10

余公里的道路还没有完全打通， 由于严重的山体滑坡， 加之前一天

的暴雨塌方， 公路被全部掩埋， 部队只有沿着岷江开辟了一条临时

的道路。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一千年前， 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 而前

往映秀镇这一路的险境， 纵诗仙在世， 怕也是刀笔难书。

岷江边的高山处处滑坡， 放眼望去都是一片土黄， 只有没有被

沙土掩盖的山体， 还是一片葱绿， 依稀透露出曾经美丽的风景。 而

公路上， 触目皆是巨大的裂口， 路旁的防护栏剧烈变形， 沿着岷江

修建的一座大桥倒塌了一大段， 桥墩裂痕很深， 桥面移位， 惨不忍

睹。 虽然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推到了路边， 但垮塌的山体， 无数巨石

耸立， 随时都有滑坡的危险。

每一步， 都似在虎口上前行。

尤其令人悚然心惊的， 是那些被巨石压扁的车子———生命与人

类文明的脆弱， 被其惨烈的变形演绎得如此痛楚。 它像一个挣扎的

符号， 向人们昭示： 灾难曾在此发生， 生命曾在此消失。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 这是一片废墟。

曾经， 这里重工业发达， 是阿坝州的南大门。 现今， 这里是伤

亡惨重的重灾区。 掩埋了几百个孩子的映秀小学， 就位于此地。

渔子溪， 这条小河从镇中穿过。 沿河而行， 越往里， 其情景越

惊心动魄。 大多数房屋， 已在那场

8.0

级地震中， 呈粉碎性倒塌。 电

厂后不远处， 是映秀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大约方圆五六百米全被

夷为平地， 几乎看不见完整的一砖一瓦。

空气中， 弥漫着死亡的气味。

站在这场毁灭性灾难的遗址上， 一位满眼泪水的老人， 用颤巍

巍的手给指着记者脚边一片瓦砾之地说： “那里就是映秀小学， 那

里还埋着不少娃娃……”

据老乡说， 学校校长几天之间头发胡子全白了， 没命的用手在

这里刨了

3

天

3

夜。 一个小姑娘哭着从废墟中爬出来时， 左腿的下

半截已经不知去向。

此情此境此话， 令人寒冷入骨、 痛彻肺腑！

副镇长徐红军告诉记者， 镇上有

7

千多人， 加上流动人口， 总人

口已超过万人， 但现在仅剩不到

3

千人。 “现在还有不少群众和娃

娃被埋在废墟下。” 说着， 这个中年男人哭了。

死者已矣， 而生者还要活下去， 他们还在奋斗。

直升机在映秀镇起起落落， 抢运伤员和物资。 身着迷彩服的战

士们， 个个脸上都写着疲惫， 但仍在废墟里忙碌着， 期待能如前一

日救出的电厂女职工一样， 再次发现生命的奇迹。

站在漩口中学废址边， 残存一半的教学楼虽然内部结构已支离

破碎， 但仍如比萨斜塔一样倔强地站立在大地上———就像这片土地

上那些永不放弃的人们。

夜色已临， 映秀镇渐渐掩入大山的阴影里。 余震和泥石流， 仍

然在威胁着这个饱经创伤的小镇。 徐红军忧心忡忡地望着镇边的大

山。 有人说， 地震过后， 有的大山平移了

25

米。

晚上

9

点多， 记者乘车离开映秀。 大山一片漆黑， 有时候是可怕

的死寂。 自然的魔兽， 似乎潜伏在黑暗中， 觊觎着那些顽强的生命，

弥散着可怖的气息。 而从都江堰前来运送消毒药水等物资的一辆辆

军车， 又让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新的前景。

20

日凌晨， 在映秀镇湾水电总厂废墟中， 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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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马元

江获救。

而在记者写稿的前一天，

22

日的

15

时

20

分， 映秀再次发生强

余震， “

5.12

” 地震中幸存的危房， 在七秒内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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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映秀镇

“还埋着好多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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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1�时

成都

余震将至？

5月 20 日

凌晨 1�时

成都

余震将至？

19

日晚

10

点多， 记者收到一条

6

———

7

级余震可能在

19

至

20

日发生的消息， 与此同时， 广播里也开始不断播出。

“余震要来了！ 余震要来了！” 人们奔走相告。 当记者到达成都

时， 宾馆都已纷纷关门， 服务员不见踪影。

已是

20

日凌晨

2

点。 这是震后成都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虽然汶川地震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大的伤害， 但人们已如惊

弓之鸟， 纷纷离开家， 来到街头及天府广场等开阔的地方。

路边街头， 只见有些人拿着席子被子在街头睡觉， 有些人还搭

起了简易行军床， 更多的人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或聊天， 或打扑克，

以此来打发漫漫长夜。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也是漫长的一夜。 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

余震。 相关部门也在电视中告诉大家， 即使有余震也不会给成都带

来太大影响。

天将破晓， 成都人迎来了新的一天。 一位收拾被褥带女儿回家

的男人说， “现在没有别的期望， 只希望每天都平平安安。” 他的女

儿趴在爸爸身上， 揉着惺忪的睡眼， 看着长长的街道上纷纷离开的

人们。

水磨镇是汶川最大的镇， 因为山体滑坡的位置离镇中心较远，

人员伤亡并不惨重， 但是房屋均受到损坏， 群众都住在帐篷里。

花垣振兴公司的

5

辆救灾卡车进入水磨镇， 马上吸引来一群孩

子跟在后面，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上来， 直到卡车停下。

“是大米！ 还有被子！” 一个孩子蹦起来， 很多人都笑了。

振兴公司运来的物资包括

65

吨大米和

220

床踏花被。 白石村的

村支书黄继兵和村长李建， 开着一辆三轮拖拉机来帮村里领物资，

看到满车满车的大米， 两人不禁眉开眼笑。

“今天真的赶巧咯！ 之前村里路不通， 物资都是干部和武警肩扛

手提往村里搬， 昨天晚上路打通了， 镇上让我们开车来运， 这下可

以运趟满的， 够我们吃几天了！” 黄继兵高兴的摩拳擦掌。

武警战士们更是热情高涨， 你两袋， 我三袋， 迅速将

129

包大

米塞满了拖拉机箱。

步行

6

公里， 来领取物资的黄家坪村村民师公蓉打开手中的袋

子给记者看： “每天都有东西领， 你看， 好多东西哦， 今天就领了

药、 手电筒、 高筒靴、 大米， 哎呀， 我都说不过来。”

忽然， 人群中又传来欢呼声， 原来又有两辆军用大卡车也运送

来了饼干、 饮料、 棉被等救灾物资。

师公蓉说： “都是靠政府关心， 社会关心， 虽然我们房子全部

塌了， 但是基本生活完全不成问题 ， 对以后的生活 ， 我们很有信

心。” 说完， 和同行村民有说有笑回家去了。

车队离开时， 已是傍晚时分。 车行很远， 回首还能看到村干部

和群众纷纷在挥手。 而此时， 水磨镇的帐篷外升起了一缕缕炊烟，

如永不逝去希望， 在这片经历灾难却没有磨灭笑容的土地上升起。

5月 20 日

14 时

汶川水磨镇

希望被留在这里

5月 20 日

14 时

汶川水磨镇

希望被留在这里

湘西小战士在映秀

■

本报记者

龙 莹

抗震救灾是儿子的成人礼

■

本报记者

龙 莹

父亲感言父亲感言

再见了，

宝贝———

杨金平

再见了 宝贝

喝完这口奶

你好好入睡

头顶的废墟再沉

有妈妈的身体为你护卫

再见了 宝贝

抱你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残垣已摧残她的躯体

死神正吞噬她的血液和坚毅

再见了 宝贝

抚摸这一次

妈妈就要离去

这个夜晚可能有点漫长

你要学会坚持

学会没有摇篮曲入睡

再见了 宝贝

亲你这一口

妈妈就要离去

黑暗固然可怕

你当是午餐后一次习惯的午睡

天灾摧毁不了华夏儿女的意志

炎黄子孙的血脉定会代代延续

我在天国祈盼你平安的消息

再见了 宝贝

看你这一眼

妈妈就要离去

如果明天醒来

灿烂的阳光照亮这片废墟

无数双妈妈的手把你从睡梦中

托起

你要记住

在遥远的天国

也有一个叫妈妈的人

永远

爱

你

汶川地震， 报道一对母女被埋

在废墟里， 小宝宝才三四个月， 在

母亲生命即将逝去的那一刻， 她在

手机上写了一条信息： 宝贝， 如果

你能出去的话， 请记住， 妈妈永远

爱你。 此情无不催人泪下， 遂赋此

诗以作此伟大的母亲之祭奠。

生命的韧性

■

龙 莹

采访札记

梁杭千里之外看见老乡， 笑开了。

都江堰市， 人民子弟兵整装待发， 进行沿街消毒。


